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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我和《马说》的作者

赵凯认识有些偶然。2008 年，由
民政部牵头，六部委发起创建新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情系农
家，共创文明：百位农民作家、百
部农民作品大地文丛”文化工
程，我作为此项工作的参与者，
向全国各地组织征集农民作家
作品。辽宁省作协主席刘兆林推
荐了赵凯。他当时还在辽宁一个
乡村生活，类风湿病使他早年就
久卧病榻，已失去肢体行动能
力，后来做了更换髋关节手术，
恢复了部分行走能力但还得依
赖双杖行走。但是，他有一个丰
富的内心世界，以及美丽的梦
想、顽强的意志，所有这一切，让
他对文学充满憧憬，于是他拿起
笔来写作，把自己所思所想、所
梦所求、痛苦与困惑、超越与释
然、欢乐与欣喜倾注于笔端。

他的第一部作品《我的乡
园》纳入“大地文丛”由社会出版
社出版，他的短篇小说《妈妈姐》
由《中国作家》“新农村”专栏推
出，由此初涉文坛。令人欣慰的
是，赵凯不是那种轻易向命运低
头的人，他对文学的执著，令人
感佩。后来，他又创作了长篇小
说《马说》。

作品以一匹名叫火龙的老
马的视角切入，对于农村走向机
械化后，在古老农业文明末期对
于马的遗弃，作出一种反思。并
由一匹马的爱情史来对现实世
界——抑或是作为残疾人的他的真实处境进行某种隐喻与
反讽。当然，其中亦不乏他的美好寄托与企盼。作品试图留
下一个这样的疑问：人类生活中还有什么将要消逝？

显然，作者十分熟悉作为一种古老文明形态即将消失
的农村生活——我是说，依赖马作为动力的北方农业生产
方式。给我们描绘出这匹马与主人“起早贪黑披星戴月顶风
冒雨冰天雪地在田地里耕作，在道路上奔波，那一幕幕，那
一天天，那月月年年”的真实画面。人们的衣食住行是怎样
的离不开马，人们对马是怎样的驾驭，怎样的相依为命，又
是怎样的疼爱。在当初，男主人在终于舍得拿出两元钱来拍
全家福时，将火龙牵来一起合影，他说他们家的成员是四
个。“火龙是咱家的一口人哩！”他们为此自豪。拍出来的照
片依小主人对火龙的说法“你最带劲儿”。而这匹火龙救主
人于天寒地冻和滔滔洪水，从中可以折射出马亦同样有恩
于人类。

作者对细节的运用非常独到，写出了马的豁达、大度、
忠诚、无私和面对命运的无奈与洒脱。而且将“一匹有思想
的老马”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在我拉的马车辕边
有个绳套，我拉的粮太多太重时，男主人怕我累着，遇到沟
坎，他就肩背绳套和我一起拉。”这是他对男主人——一个
庄稼汉的心存感念。“主人家每到过年守岁时，都会在吃饺
子前，先端着笊篱给我送来两个糖馅饺子，对我说：‘人过
年，你也过年，累一年了，歇歇。’”这匹马也强烈地感受到了
世事的变迁：“这是我最后一次送他俩到县城汽车站，因为，
紧接着，就有客车从县城通到咱村里了。”在主人驾着它急
送受伤的女主人公去往医院途中，拖拉机赶来将受伤者接
走，火龙“看着远去的拖拉机，心里感觉不是滋味”。面对拖
拉机和播种机，这匹马不得不败下阵来。然而，这匹马在迟
暮之年依然“想把村庄驮在背上，永远不分离”。当然，“人不
要马了，马也就不要人了”。虽然主人家把它“当活老太爷伺
候”，作为上河村最后一匹马，它还是毅然决然走向雪野，

“凝为一尊雕像，眼神中是永远的微笑”。
其实，作品透过这匹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

村庄与大社会。应当说，作者围绕一位意外伤残女性的命运
与爱情纠葛为主线，试图以他的方式来解开上河村这方土
地上的各种恩怨、矛盾与纠结，并让这匹老马作为亲历者，
让它“咴儿感叹一声”，“高声赞美这爱情的故乡”。

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让读者和时间来验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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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如何继承民族文化、弘扬民
族精神，是民族儿童文学创作面临的大问题。令人欣喜的是，
当前创作中所体现的思想艺术探索是丰富多彩的。

一
在炽烈的“哈利·波特热”过后，一些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

的少数民族作家更自觉地运用童话思维方式，以意象化形象
和魔幻性叙事来构筑艺术审美的形象体系。

小说作为一种注重虚构的文体，为少数民族作家们提供
了展现想象才华的艺术空间。满族女作家王立春有两部长篇
小说，描写了内蒙古儿童对草原生态的保护。小说主人公葵花
公主席宝伦，和她的友人草原白狼、敌人黑蜘蛛，都有超凡的
神奇本事，演绎了一个古老而现代、魔幻而现实的故事。众多
的民族神话传说的引用、主观性的时序和多角度的叙述视角，
营造了一个虚虚实实的魔幻世界。王立春虽从蒙古民族民间
童话中汲取素材、借用手法，却不落窠臼。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象征性与世俗性兼具，既包含着儿童文学固有的道德内涵，也
呈现着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散发出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而
情节的枝桠交错，更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布依族作家
梦亦非的小说《布布和他的寨》，故事非常离奇：布依族山寨里
12 岁男孩布布与 7 岁女孩小麦丫，一起搭建无穷无尽高的芭
茅杆棒棒梯，布布在魔蕨丛中迷路，小麦丫带布布走进奇异森
林；最后小麦丫与小狗一同升天；布布在月明的夜晚坐进一段
枯枫香树筒里划向银河。这些故事构筑了一个极为奇异的表
现特定民族儿童生活和情感的艺术空间。

在民族儿童散文创作中，一些作家也巧用了魔幻的艺术
手法。幻想的色彩、想象的意味，使作品更加精练、含蓄。蒙古
族作家查干的《小乌达木的歌声》，细腻地描述了他看到小乌
达木站在舞台上唱歌时对大草原的种种联想。人们似乎从小
乌达木的歌声中感受到内蒙古大草原的气息，感悟到草原上
蒙古族儿童特有的气质。作家还以小乌达木相信歌声有翅膀
的幻想记述了他对早逝的妈妈的爱和思念。虽诉诸文字而情
采达于心灵。在这样的散文中，民族情怀与儿童情思水乳交
融，给读者带来丰富的审美愉悦。蒙古族作家照日格图的《对
话一条河》，更是充满了童稚的想象。他写儿时游泳的小伙伴
们都好像变成了一条条鱼的有趣，写游累了上岸唱童谣催太
阳从云里探头的热闹，写听奶奶讲草原上每一条河都有神灵
看护时的敬畏，以及听说小伙伴溺水后阴魂不离等着下一个
孩子来顶替时的恐惧。作者用天真的比喻、有趣的童谣、古老
的传说来表现地域环境、民族文化对民族一代代人的影响。

饱含儿童情愫的民族儿童诗歌，最能体现幻想艺术的审
美意蕴。瑶族诗人唐德亮的作品中充满了各种奇特的幻想。这
些幻想大都源于对民族儿童所熟悉的物、事的理解和发现，源
于诗人对民族儿童心灵的敏感和深悟。他写《小鹅》：“小鹅吃
掉一片鲜嫩的春天/草地上又长出/一叶叶翠绿的夏天”；他写

《年轮》：“一圈年轮/藏着三百六十个日夜/三百六十个日夜
就有/三百六十支歌/三百六十个故事”；他写《屋子大得让人
害怕》：“只有月亮来做伴/可月亮常常躲在它自己的家/只有
小狗陪我/可小狗老爱和它的伙伴玩耍”。这些浸渍了奇妙幻
想的诗行有着诸多的言外之意，能让读者想到很多。而在土族
诗人张怀存的诗中，大自然的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日子、每一
株花草，都富有生命力。激情在幻想中燃烧，大爱在幻想中炽
烈，诗意在幻想中升华。

民族童话是彻头彻尾的幻想艺术。回族作家白冰坚持写
幼儿童话 20 余年。2011 年夏天，《小老鼠稀里哗啦》系列一出
版，就引起各民族小读者的热情关注。这套书包括《稀里哗啦
爱帮忙》《稀里哗啦变变变》《稀里哗啦和大喷嚏》3本，其中的
每一本都洇漫了魔幻色彩，美妙呈现了幼儿的稚拙幻想和天
真情感。满族作家佟希仁的童话集《丑猫怪狗和端端的故事》，
亦真亦幻，别有一番情趣。蒙古族作家杨瑛写的一篇《苹果不
再从天而降》的童话，用“一只蚂蚁”的口吻来叙述，共19个小
节，巧妙地传达出生活中的哲思。

二
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则从发展的、理想的视角，生动展现

当下民族儿童的现实。他们在创作中注重作品的民族性和儿
童性，使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一种恰当的文学形式中得到生
动表达。

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的《罗比这样长大》系列，以校园事
件和家庭琐事为背景，营造了一个个穿越时空的文学空间。这
些文学空间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现实和民族渊源，从而
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曾经长期在蒙汉族杂居区学校任教
的韩静慧，对蒙汉族少年儿童的心理状态非常了解，从而很多
细节都非常真实生动。在情节上，作者层层设疑，把大家熟悉
的、原本线性的情节复杂化、陌生化。故事从罗比的无奈发展
到出走，情节从城市延伸到草原，很自然地写出了蒙汉族儿童
之间的相遇相识相交。作品虽然是彻彻底底的“成长”系列，却
反映了民族团结的现实。

蒙古族老作家力格登用蒙文创作的长篇小说《馒头巴特
尔历险记》也是这一类作品。作品写一个会帮父母放牧却又顽
皮淘气的牧区蒙古族儿童巴特尔，因爱吃、能吃馒头，得了“馒
头”的绰号。他失学、外出、被骗、得救的经历，似乎没有新意，
细细读后却让人感到，这是同类题材小说中写得最具民族情
味和儿童情趣、最具地域性和当下性的作品之一。作品的基本
主题是对草原牧人生活真实的残酷还原。小说实际上也不是
简单的写实，而是对刚刚逝去的牧区岁月和儿童遭遇的感慨，
犀利而又智慧地揭示出民族儿童问题，是对民族儿童未来的
诗性表现。

维吾尔族女作家阿依努尔·多里坤的中篇小说《伊尔法的
日记》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使小说散发出一种率性倾诉的味
道。作品看似局限于一个维吾尔儿童的诉说，却涉及到家庭、
学校和整个社会环境，牵连到民族意识、文化和历史传统。民
族性、地域性中蕴涵着极大丰富性。作品中写到在爷爷墓地撒
麦穗儿的民族风习，写到瞻仰本民族伟大人物陵墓的感受，写
到民族礼节的生动、民族情谊的厚重、民族团结的和谐等，都
真实地表现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同民族生活的温馨气息。

书写现实的短篇小说大都是写民族儿童的日常生活，但
就在看似最普通不过的民族儿童生活里，却显示了民族作家
们的锐利和锋芒。如瑶族作家陶永灿的《陀螺转溜溜》，写村寨
里的两个男孩，一个是村子里有名的陀螺王的后代树生，一个
是一心想当陀螺王的大勇。大勇准备了最好的鞭子，仍不能打
败树生。就偷砍了树生家那棵最大的茶子树，做了一个大陀
螺。当他终于在大塘冰面上得胜时，冰裂了，人掉进了塘里。围
观的孩子一下子散了，还是树生用打陀螺的鞭子把他拉上冰
面。小说让人们触摸到了似曾熟悉却未曾注意的人性的隐蔽
处，以及被濡染、被遮挡的童心的背面。蒙古族作家乌云毕力
格的《选班长》、回族作家马笑泉的《泪珠滚动的鲜花》，对儿童
的描写都不过是寥寥几笔，看似漫不经心，平常抒写，却在细
微描述中，表现出童心无邪与心灵扭曲的双面性，透露出对民
族儿童的生存陷于物化困境的忧虑。

最直接书写民族儿童生活的，当然是散文。这方面作品以
回族作家的最具特色。魏光焰的《街道》，一开头就写“生养我
的小街”上独特的香味、独一的景象、独有的人物，真实地写出
了回族儿童成长的现实环境，写出了回民族心理素质在新一
代人身上的体现和发展。阮殿文的《小街少年》，从居住在回族
乡的回族少年的单纯、善良，传神地表现出伊斯兰教义对一代
代回族人的深刻影响，探寻回民族心理素质形成的主要源头。

三
民族作家写人与自然的作品最受欢迎。蒙古族青年作家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长篇小说《黑狗哈拉诺亥》、中短篇小说
集《狼谷的孩子》、长篇散文《生命的季节》《王者的血脉》，是其
中的佼佼者。这些作品，饱含深情地描述那些巨大无比、凶悍
无敌、坚韧无馁的蒙古牧羊犬，描写那些与草地相依存、与巨

犬共朝夕、与万物同呼吸的蒙古族少年，描绘那些旷远而深
奥、美丽而神奇、幽深而神秘的大草原和大森林。

在草原出生长大的黑鹤，从内心里亲近自然，尊重自
然，用一种世所罕见的审美敏感去捕捉自然、表现自然，甚
至对自然升华出一种虔诚的崇拜情结。他因此能够准确地记
录和贴切地表达出自己对自然和周围世界的感触、感受。他
想要通过文学，表现草原少年美好的人性，一种在广袤草原
上天然生成的生存的信义、人性的刚烈、心地的善良。他想
要把那种原生态的幸福感带给今天的儿童们，让已经进城居
住、上学的蒙古族及其他各民族儿童们看到生命的另一种绚
丽和辉煌。

从黑鹤这两年的创作看，他确实更有意识地为儿童创作，
无论是《从狼谷中来》《狼谷炊烟》，还是《獾》《黄昏夜鹰》《归去
来》，篇篇作品中都有剽悍、健壮、机智的蒙古族少年形象，努
力追寻着人性和童情的美，创造着诗性和童心的美。黑鹤作品
中所展现的民族品性和美学价值，已经超越了儿童文学领域，
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

此外，鄂温克族作家德柯丽的《小驯鹿的故事》，拉祜族作
家李梦薇的《闯入者》，都写了民族儿童与动物相处、相依的感
人故事。作品中伤感的意味促人深思。回族作家泾河的散文

《宰牲节》，更是写活了那只名叫“黑蛋”的小羊，写神了回族儿
童“我”与“黑蛋”之间无可比拟的情谊，写活了“我的淳朴、善
良的童心”。作家所写的，不停留在观察生活的层面，而是深层
地探索民族生活的底蕴。作品里时代不只是背景，而是实实在
在地洇渗在新一代民族儿童的生活、思想里。彝族作家普飞的

《狐狸也睡一窝儿》《喵憨过年》也是描写了儿童与动物的有趣
故事。

不少民族作家采取童年视角写大自然散文，都饱含着对
家乡和民族的深情，敏锐而又不动声色地对历史现代化进程
中的负面影响做了生动、巧妙的批判，富有诗意和美感，如蒙
古族作家陈晓雷的《我的兴安我的草原》、土家族作家向迅的

《神秘的谷地》、东乡族作家钟翔的《山魂》、普米族作家熊贵华
的《山村散记》、壮族作家向红星的《风起山冈》，以及藏族作家
白玛玉珍的《牧场四季》等。

四
有的少数民族作家，并不专门为儿童创作，但他们的作品

却受到各民族儿童读者的喜爱。如回族青年女作家马金莲，她
运用儿童视角创作的一些短篇小说，如《远水》《尕师兄》《赛麦的
院子》，生动而深切地写出了回族少女的往昔经历和现在的生
存状态和心路历程。

而有的少数民族作家则从成人视角写了民族儿童生活的
一个场景、一段经历、一种遭遇、一些心思，也写出了活泼的民
族少儿形象，并因此接近了儿童文学的边缘，引起儿童读者的
共鸣，如土家族作家田耳的《我和弟弟捕盗记》、回族作家撒雨
的《表演者》、藏族作家德木加的《人生歌谣》《太阳落山时》、哈萨
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新娘》等。

有些少数民族作家，由于深爱儿童而深切地关注民族儿童
的生存、生活状态，多角度地描述、表现民族儿童在社会转型时
期所遭遇的各种困惑和困境，描绘、揭示妨碍民族儿童成长的
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如土家族作家肖筱的《月亮，月亮，
我想跟你说个话》、壮族作家陶丽群的《童话世界》、朝鲜族作家
金仁顺的《五月六日》和林元春的《妈妈》、蒙古族作家道·斯琴巴
雅尔的《来自月球的马丁叔叔》等。

还有的少数民族作家，写的是发生在过去年代里的故
事，虽然属于儿童文学的范围，却因承载了历史而显得格外
的厚重与深沉。这类作品中，小说如仡佬族女作家肖勤的

《好花红》，蒙古族女作家娜仁高娃的《遥远的库布其》、白芙
蓉的《最遥远的是心灵之间的距离》；散文如维吾尔族女作家
阿舍的《白蝴蝶 黑蝴蝶》、回族作家毛眉的《吃土豆的人》、
满族作家关俊利的《乡村细节》，以及满族赵郁秀的散文报告
文学集《仿佛就在昨天》等。

民族文化·现代意识·儿童情愫
——近期民族儿童文学的审美趋向 □张锦贻 富晨琛（满族）

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
文学和作家，而且作家队伍茁壮成长。可是在
22个人口较少民族中，有一些民族的诗歌和
散文比较发达，小说却颇为薄弱，甚至有的民
族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因而，人口较少
民族文学，备受关注。《民族文学》今年第2期
刊发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品专辑”，是杂志社继
去年举办人口较少民族重点作家研讨会之后，
精心策划编发的文学特辑。这个专辑展示了
鄂温克、独龙、赫哲、京、裕固、俄罗斯、保安、布
朗、基诺、德昂、普米、撒拉等12个人口较少民
族15位作家的文学求索，将民族性、时代性与
作家个性融为一体，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发展
进步的生动体现。

其中的小说《孟恰》是独龙族女作家罗荣
芬的小说处女作。罗荣芬是民族学研究者，
出版过民族调查笔记《自然怀抱中的纹面女》
和散文随笔集《遥远的阿 S》《我的故乡河》
等，是鲁迅文学院第 12 届高研班学员，2009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尽管《孟恰》的叙述还
比较稚嫩，但是作品的思想内容与人物形象
让人耳目一新，别具意义。因为罗荣芬在这
篇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文学的理解、对民
族性的把握、对生活的提炼，以及对社会和时
代的洞察，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觉
与文学自悟，显示了新生代少数民族作家的
生活积淀与文学追求。

独龙族主要分布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江峡谷两
岸。罗荣芬会讲流利的傈僳语。“孟恰”中的

“恰”是傈僳语中“排行老三的女儿”之意。这
部作品通过孟恰 60 多年人生轨迹中的几个
片段，展示了孟恰个人及其家族的生存状态
与精神风貌。

人物与故事取材于高黎贡山大山皱褶和
独龙江深涧峡谷的独龙族现实生活。浸润于
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民族历史文化氛围，《孟
恰》充满了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焕
发出独特的异域风情韵致。比如独龙族不论
斤两而论个数的买卖方式，他们的传说故
事、民间习俗、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宗教
信仰，以及地处滇缅边界而带来的跨国婚姻
等，都在作者不经意的叙述中展露无遗。之
所以说“不经意”，是因为罗荣芬在小说中
并没有刻意描绘和介绍这些民族文化内容。
她不追求奇异性展览，其民族特色是在刻画
人物、讲述故事的时候自然呈现的。写地方
风情、写民族风尚习俗时实际上是在写人，
写人的特殊命运和精神状态。还可以说明，
罗荣芬和多数少数民族作家一样，对民族性
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民族生活与风情的奇异性
表面，而是将人的命运遭际作为文学表现的
中心，将人作为民族文化的根本，在处理特
殊的题材时采取的是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
的人性指向，追求人所共通的思想与情感内
涵。

《孟恰》不是简单地叙述故事与描绘人
物，不求故事和人物的离奇性，而是深入到人
性的深处展示孟氏家族复杂的生命体验。孟
恰还没有来到世上，就因为母亲的一个梦魇
与解梦人诡异的解说而使得她成为母亲的一
块心病。孟恰出生时，因为难产几乎要了母
亲的命。于是，孟恰成为这个贫困家庭中不
受母亲喜爱的被当成“石头”叫唤的人。她
10 岁时因照看不周使得母亲疼爱的二弟被
烧死，17岁时她被许配给缅甸人可是到了夫
家又悔婚逃离，害得母亲退了聘礼还得赔
礼。母女之间的隔阂，特别是母亲对女儿的

怨恨，伴随着孟恰的成长。孟恰两岁不到就
只能跟着父亲和二姐，父爱与姊妹情弥补了
母爱的缺失，但是父亲太过软弱，二姐 14 岁
就离开了家。孟恰从缅甸逃离遇到解放军边
界勘查队而得以躲过夫家的追寻，跟随勘查
队在悬崖上险些被瀑布水帘卷进独龙江，后
来到贡山找二姐碰上了“给药”的，回家路上
又被飞石击中脑袋险些丧命。孟恰一生命运
多舛，与母亲水火不相容，可是倔强、顽强的
性格却和母亲如出一辙。

荣芬说孟恰的原型是她的一生未嫁的亲
姨，母亲形象有外婆的影子，二姐的原型则是
14岁就跟着工作队走出家乡的妈妈。无疑，
这个带有家族历史记忆与自传性质的作品，
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具有特殊的民族学
与社会学价值。

罗荣芬说她没有想过从写作中获得什
么，除了稀释内心之痛。在小说中，母亲、孟
恰、软弱而饱含爱的父亲，乃至整个家族都充
满了生活的疼痛。生存之痛造成了亲情之间
的隔阂与人性的复杂，可是在苦难与艰难中
又闪烁着爱的光芒与命运抗争的力量。孟恰
是一个顽强的女人，她不断地进行命运的抗
争。她悔婚，坚决不愿嫁到不熟悉的火塘，做
主为弟弟找来大他10岁的媳妇，突破教会制
约允许侄儿娶同一家族的姑娘，老了依然饲
养家畜，自食其力。孟恰的母亲也是一个强
悍勤劳的女人，也有一颗母爱之心，如在劳动
歇息时会挑选最嫩的黄瓜递给孟恰，到了生
命晚期也为自己对女儿的恶行而悔恨流泪。
这些命运的抗争与生活的温暖，提升了作品
的文学价值。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透过孟氏家族的生
活，我们窥探到了独龙族及贡山地区的社会
历史生活与时代变迁的真实状况。人物曲折
的生命过程和复杂的情感体验，留下了民族
发展的心灵记忆，也构筑起一座多民族情感
交流、沟通的桥梁。

《孟恰》实际上是以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
承载了中篇甚至长篇才能容纳的社会生活内
涵，但是叙事比较散淡，故事情节的发展还不
够紧凑。尽管如此，积淀在作品里的内容含
量足以让它载入独龙族文学史，乃至少数民
族文学史。

独龙江畔一枝花
——读罗荣芬的小说处女作《孟恰》 □杨玉梅（侗族）

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告别了妻子，一个人乘船回
家乡。出于对母亲病情的担忧，对故乡的思念和对三
三的想念之情，沈从文迫不得已才夜间行船。现在的
沈从文只希望故乡的守护神凤凰可以舞动她那舒展
的翅膀，为行船带来一阵阵风儿，使他早日到达家，
到达那温馨的港湾。

我合上书，闭上眼睛想象沈从文到家时的一幕
幕景象，无论是回到故乡，还是回到三三的怀抱，都
让我激动不已。书中所记录的每一个文字都在我的
脑海中跳动，不能平息，这就是高维生的新书《浪漫
沈从文》（团结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研究沈从文的
人很多，国内的、国外的，学院的、民间的，写沈从文
的书自然也有很多。有人用编年史的方法记录了沈
从文的一生，有人用回忆录的方式写了自己记忆中
的沈从文，但是高维生的这本《浪漫沈从文》与他们
不同，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即一个作家的文学视角向
我们呈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浪漫沈从文。
他笔下的文字是温暖的、有人情味的，就像作者在描
述沈从文与河水的关系时写道：“河水是一本历史，
记载岁月中所发生的事情，不会篡改事实的真相。它
摆在大地上，查阅历史的人，只要翻开一页，就会看
到鲜活的历史，查询曾经的日子，看到有过的人。尤
其是沈从文的大部分教育、生活的积蓄也是从这儿
积累，在他的生命中，这是一块重镇，囤积他生活的
粮草，开始了人生的远征。”

沈从文是属于历史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
来都是这样，无论谁都可以通过翻阅历史来了解他，
但是作为一名作家，作为一名天生为写作而生的人，
沈从文是属于文学的，属于文字的。一个真实的、浪
漫的沈从文理应从文学的角度，在文学中得到还原
和永生。这一点在《浪漫沈从文》一书中得到了很好
的阐释。作者就像是跟在沈从文身边一位虔诚的追
随者，用他对文学的执著和信仰追随着大师的脚步，
用手中的纸和笔，而不是摄像机和照相机，带给读者
精神上的享受，感受沈从文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这

是与以往写沈从文的书有所不同的。
沈从文热爱家乡的山水，更爱生活在这山水中

的人，尤其是那些朴实的水手。水手们自打上船的那
一刻起，就与船、与河水结缘。作者在书中写到：“一
支篙，一张桨，日夜漂在水上，从离开陆地，踏上船的
那天起，注定生在水上，死在水上。”河水是温柔的也
是可怕的，河水养活了水手，同样也可能吞噬他们的
生命。沈从文对水手们充满了同情，也充满了敬佩。
他们简单朴实、不惧风浪、敢爱敢恨的性格，也是沈
从文多年来一直追求的。

沈从文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创作了许许多多浪漫
的故事，每个浪漫故事中的人物都成为了读者心中
的经典。阿黑、五明、翠翠、傩送、丈夫、三三、柏子、
璜、黑猫……这些经典的人物形象一股脑地出现在
我的脑海中。通过他们，沈从文让我们了解了朴实、
真实、善良的湘西人民，沈从文更将自己的浪漫移植
给了他们。他们其实就是沈从文自己的影子，真实又
浪漫。

《浪漫沈从文》一书给了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作者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用质朴、真诚的文字向人们
还原了有血有肉、朴实而又浪漫的沈从文。我感觉读
这本书不像在读书，更像是得到了一个与沈从文交
流的机会，而作者则是来往于读者和沈从文之间的
信使，让人们都可以有机会去了解这位文学大师，读
懂这位大师的精神。做到这一点，与作者高维生多年
来对文学的执著和积淀是分不开的。很显然，作者一
直在履行着自己的诺言：“我走在过去中，在一条水
上，跟随沈从文的脚步。”

沈从文还将矗立在船头，指引着他的水手在沱
江上、在文学的长河中前行，一步步驶向他心中的

“凤凰”；作家高维生还将在沈从文身后追随着他，用
手中的笔，向世人揭示这位浪漫的大师，同时也书写
着属于自己的文学篇章；而我们则将透过高维生的
文字，去获得更多更多，将沈从文和每一位文学人的
精神代代相传。

简单而真实的沈从文
□高淳海（满族）


